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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一
次
，
我
在
湖
北
襄
陽
市
的
醫
院
住
院
，
醫
院

就
在
漢
江
邊
上
。
吃
完
晚
飯
後
，
我
獨
自
來
到
江

邊
，
看
黃
昏
漢
江
的
風
景
。

碧
波
微
漾
的
漢
江
緩
緩
地
向
東
流
㠥
，
落
日
的
晚

霞
把
漢
江
染
得
金
色
一
片
，
波
光
粼
粼
。
連
接
漢
江

兩
岸
的
大
橋
上
車
水
馬
龍
，
江
岸
兩
邊
乘
涼
的
人
們

也
是
熙
熙
攘
攘
。

在
漢
江
岸
邊
的
沿
江
大
道
上
，
一
個
擺
兒
童
玩
具

的
人
在
放
歌
曲
。
一
首
童
聲
合
唱
的
唐
朝
詩
人
孟
郊

的
︽
遊
子
吟
︾
飄
了
過
來
，
我
以
前
也
聽
過
這
首
歌

曲
，
今
天
在
這
個
地
方
聽
到
，
此
情
此
景
，
暗
合
我

心
，
我
心
中
微
微
一
顫
。
那
是
一
個
叫
做
﹁
小
蓓
蕾
﹂

的
童
聲
合
唱
團
，
那
種
童
聲
如
同
天
籟
之
音
，
唱
得

動
人
心
魄
。
那
優
美
而
又
略
帶
些
憂
傷
與
惆
悵
的
旋

律
，
直
入
心
扉
，
撥
動
了
我
心
中
最
柔
軟
的
地
方
。

我
望
㠥
美
麗
的
晚
霞
，
江
中
沙
洲
上
搖
曳
的
蘆
葦
，

望
㠥
在
江
岸
邊
上
下
翻
飛
的
燕
子
，
感
慨
萬
千
。

我
想
起
離
開
人
世
快
三
年
的
母
親
，
想
起
她
的
音

容
笑
貌
。
前
幾
天
，
小
妹
打
電
話
來
，
說
是
過
幾
天

就
是
母
親
的
生
日
，
母
親
是
農
曆
六
月
初
六
的
生

日
，
我
是
記
得
的
。
但
今
年
因
為
我
病
了
住
院
，
也

就
沒
有
紀
念
。
而
現
在
聽
到
這
首
︽
遊
子
吟
︾，
不

禁
黯
然
神
傷
。

﹁
誰
言
寸
草
心
，
報
得
三
春
暉
。
﹂
我
們
都
記
得

父
母
的
好
，
可
真
正
能
報
答
父
母
的
恩
情
能
有
多
少

呢
？
父
母
把
我
們
養
大
，
他
們
就
已
經
老
去
。
而
我

們
忙
上
學
，
忙
工
作
，
忙
掙
錢
，
忙
結
婚
生
子
，
忙

成
家
立
業
，
又
有
多
少
時
間
報
答
父
母
的
恩
情
呢
？

等
我
們
也
進
入
中
年
，
也
慢
慢
跨
入
老
年
的
門
檻
，

父
母
也
就
快
離
開
我
們
了
。

小
時
候
讀
孟
郊
的
︽
遊
子
吟
︾
，
只
覺
寫
得
很

好
，
很
貼
切
，
卻
不
懂
得
那
深
沉
的
含
義
；
青
年
時

讀
︽
遊
子
吟
︾，
只
是
很
感
動
，
很
憂
傷
，
想
報
答

父
母
的
恩
情
，
又
覺
得
時
間
還
很
多
，
不
用
㠥
急
；

而
當
進
入
中
年
，
父
母
老
去
，
再
讀
︽
遊
子
吟
︾，

卻
是
無
盡
的
感
慨
，
深
深
的
淒
涼
，
真
是
﹁
樹
欲
靜

而
風
不
止
，
子
欲
養
而
親
不
待
﹂。
︽
遊
子
吟
︾，
這

短
短
的
幾
句
詩
，
真
是
寫
到
每
一
個
華
人
的
心
坎
上

了
。
而
把
︽
遊
子
吟
︾
譜
上
優
美
而
憂
傷
的
曲
調
，

再
用
童
聲
唱
出
來
，
那
該
是
多
麼
讓
人
感
動
而
憂
傷

的
事
情
。
我
想
，
在
這
個
世
界
上
，
無
論
走
到
哪

裡
，
只
要
吟
唱
幾
句
︽
遊
子
吟
︾，
就
能
找
到
華
人

的
共
鳴⋯

⋯

望
㠥
緩
緩
流
淌
的
江
水
，
我
又
想
起
小
時
候
，
有

一
段
時
間
總
愛
生
病
，
還
愛
發
高
燒
。
母
親
和
外
婆

一
見
我
發
燒
，
便
趕
快
帶
我
去
醫
院
。
母
親
是
教

師
，
那
時
在
一
個
鄉
村
的
小
學
教
書
，
那
個
鄉
村
沒

有
醫
院
，
母
親
和
外
婆
只
好
帶
㠥
我
往
縣
城
的
醫
院

跑
。
有
一
次
，
我
又
發
高
燒
，
母
親
背
㠥
我
就
往
縣

城
的
醫
院
跑
。
那
是
初
春
的
時
節
，
乍
暖
還
寒
。
走

到
半
路
，
我
想
下
來
走
走
，
母
親
便
放
下
我
。
我
看

到
水
田
裡
游
弋
的
白
鴨
，
高
興
起
來
，
嘴
裡
叫
道
：

﹁
媽
媽
，
快
看
，
白
鴨
子
，
白
鴨
子⋯

⋯

﹂
我
一
高

興
，
卻
忘
了
腳
底
下
，
一
下
子
掉
到
了
水
田
裡
。
母

親
顧
不
上
別
的
，
趕
緊
跳
進
水
田
，
把
我
撈
上
來
，

又
趕
緊
抱
㠥
我
往
回
跑
，
去
換
衣
服⋯

⋯

生
命
就
是
這
樣
，
每
一
步
生
命
的
腳
印
都
充
滿
了

磨
難
。
而
有
母
親
的
日
子
，
我
覺
得
，
在
我
成
長
的

路
上
，
再
多
的
磨
難
我
都
能
挺
過
來
。
母
親
不
光
給

了
我
生
命
，
養
育
了
我
，
還
給
了
我
生
活
的
勇
氣
與

智
慧
。
而
現
在
，
母
親
離
我
遠
去
，
雖
然
我
早
已
不

用
母
親
牽
㠥
我
的
手
，
教
會
我
成
長
，
但
在
心
靈
深

處
，
母
親
永
遠
在
給
我
生
命
的
力
量⋯

⋯

我
從
黃
昏
一
直
望
㠥
漢
江
上
的
風
景
，
聽
㠥
歌

曲
，
一
直
望
到
月
上
西
樓
。
漢
江
兩
岸
的
霓
虹
燈
開

始
閃
爍
，
江
中
的
豪
華
遊
艇
也
開
始
啟
動
。
他
們
要

游
向
何
方
，
我
不
知
道
。
我
要
走
向
何
方
，
我
也
不

知
道
。
母
親
永
遠
走
了
，
我
也
到
了
知
天
命
的
年

齡
，
卻
還
這
樣
迷
茫
。

生
命
短
暫
，
江
水
永
恆
，
而
︽
遊
子
吟
︾
的
詩
歌

與
歌
曲
的
生
命
將
會
與
江
水
一
樣
永
恆
。

我
在
黃
昏
的
美
麗
的
漢
水
之
濱
聽
︽
遊
子
吟
︾，

我
更
想
對
母
親
唱
一
曲
︽
遊
子
吟
︾，
但
願
在
天
國

的
母
親
能
聽
到
兒
子
的
吟
唱⋯

⋯

雖說早有思想
準備，可身臨其
境，走在晃晃蕩
蕩的鐵索橋上，
低 頭 朝 下 看 去
時，仍是一個膽
戰心驚！
這是我初到瀘

定橋時的「第一
感覺」，相信有這
感覺的絕非不才
一人。
說來甚慚愧，

孤陋寡聞的我也
是從教科書上才
知道瀘定橋的。
當年那篇《飛奪
瀘定橋》課文，
讓我知道了這座
橋，知道了它的
奇特，知道了它
的險要，知道了
它的傳奇，知道
了它的功勳，但
決沒有料到有朝
一 日 ， 我 竟 要
「親自」到那裡去
走一走，看一看
的。
那是經瀘定去

康定途中，包車
的師傅直接把我
們送到瀘定橋頭
（橋東廣場），舉
目之際，一段歷
史煙雲也隨之浮
現⋯⋯
大渡河自北向

南流經瀘定縣，
至城關時落差增
大，勢如脫韁野
馬，水急浪大，
吼聲雷動，形成
一道不可逾越的
天險。尤其洪水
季節，雞蛋渡船
不堪一擊，當地
人渡河只得借助
籐葛結索，或溜
或 蕩 ， 如 演 雜

技，難度大不說，且充滿凶險，因而世世代
代都在盼橋。這種願望直到十八世紀初才得
以實現，說起來還是沾了人家「大清」的
光。
大渡河以西，古為藏、羌、彝等少數民族

繁衍生息之地，據《後漢書．西羌傳》記
載，其子孫分支百五十種，「所居無常，依
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儘管早在
漢代（公元前一百三十年）即已在瀘定附近
置縣，設都尉，建起西控康巴的橋頭堡，但
受地理限制，統治起來仍是力不從心。延至
清初，川西發生兵變，河西魚通、寧遠宣撫

使在康定（時稱打箭爐）
被殺，於是康熙命四川
提督唐希順率兵平定。
兵變平息後，四川巡

撫能泰奏明朝廷，並建
議修橋，可他本人並未
到實地考察，誤以為大
渡河就是諸葛亮《出師
表》中所說的瀘水，因
而他在奏摺中這樣描
述：「瀘水三渡口，高
崖夾峙，一水中流，雷
奔矢激，不可搖舟行，
行人援索懸渡。」由是打算在此處因地制宜
建座鐵索橋，以便軍民行走，並奏請御賜橋
名。　
當然了，這裡的「便民」未必是真，但

「便軍」則絕對不假。因此，為解決內地通往
藏區道路上的阻梗，鞏固對邊疆少數民族地
區的統治，年過半百的康熙採納了這個意
見，於一七○五年下令修建這座大渡河上的
「第一橋」。

數萬工匠經過為期一年的修建，大橋於公
元一七○六年五月十五日建成。由於能泰的
誤訛，康熙把「沫水」（大渡河舊稱）誤做瀘
水，取「瀘水」、「平定」（平定西藏準噶爾
之亂）之意，欽定橋名並御筆親書「瀘定橋」
三字。三年後（康熙四十八年），「康熙御碑」
在瀘定橋東岸豎立起來。
「康熙御碑」由赭紅色石材雕刻而成，中

間鑲嵌㠥一塊黑色的大理石，上面刻有康熙
手跡「瀘定橋」。此外，碑上還鐫刻㠥《御製
瀘定橋碑記》。由於時間倉促，我們無暇仔細
閱讀，但「碑記」的大意還是看明白了的，
其主要內容告訴人們，瀘定橋其實是個軍事
色彩遠大於經濟意義的交通工具。
御碑之後便是鐵索橋。瀘定橋全長103.67

米，橋寬近3米，橋體分別由橋身、橋亭、橋
台三個部分組成。
橋身由13根碗口粗的鐵鏈組成，左右兩邊

各2根為橋欄，底下並排9根，鋪上木板，即
是橋面。每根鐵鏈由862至997個手工打造的
鐵環相扣，總重量達21噸多。扶手與底鏈之
間用小鐵鏈相連接，這樣，13根鐵鏈便形成
一個整體。
橋亭乃木結構橋頭堡，係古代風雨亭式建

築，大門寬約二米四，兩側有頗豪邁的對
聯：「飛身可奪天關」，「健步定攀高峰」。
橋亭正面為傳統的三層牌樓式結構：
第一層居於正中，寬約六米，飛簷翹角，

屋脊正中立㠥一個狀若葫蘆的金黃色寶瓶。
寶瓶兩側各有一條靈動的黃龍，龍首高昂，
器宇軒昂，顯然意在彰顯皇家氣派。
第二層居於大門兩側，比第一層約低一米

左右，脊背上的裝飾圖案呈藏式特色。
第三層為圍牆式建築，比第二層又略低一

米。大門上方正中懸掛㠥一塊紅色匾額，匾
上是康熙題寫的「瀘定橋」三個金字。橋亭
內牆上掛有黑色金字匾牌，橋亭中還鑄有鎮
水神獸鐵牛、鐵蜈蚣、鐵虯龍等。　
橋台是該橋的關鍵部位，建在兩岸之間，

高二十米，上為梯形，下為方形，用條石砌

築而成。橋台後面開有一口深六米的落井，
井內有生鐵鑄就的地龍樁七、八根，與橋身
平行地插在井底的井壁上。地龍樁下面再橫
臥一根鐵鑄臥龍樁，每根重達一萬八千餘
斤，橋的鐵索就固定在臥龍樁上。
穿過風雨橋亭，就踏上了舉世聞名的鐵索

橋。我們手扶橋欄，一邊小心翼翼地挪向對
岸，一邊環顧四周，只見青山夾岸，谷壁陡
峭，險峰兀立，波濤洶湧，雪浪滔天⋯⋯這
種遊覽固然不乏新奇之感，但更多的則是滄
桑之嘆。凌空鐵索，已然存在近300年了，行
人手足難以觸及的那些個弧彎處，雨雪風
霜使之佈滿斑斕，它們既是大自然變遷的
目擊者，更是社會滄桑的見證人。金戈鐵
馬，槍林彈雨，「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
樓塌了⋯⋯」我想，倘若能言，它們該有多
少話要說啊！
橋身在腳下起伏蕩漾，有人輕飄飄地形容

說猶如平湖泛輕舟，其實，心頭鹿撞不已，
何來他們想像的那般浪漫！
行至橋心，對岸的景物就看得十分真切

了。對面山坡上，有座寺廟建築，那是著名
的觀音閣，據說是專為紀念一個名叫噶達的
藏族大力士而修建的。相傳當年修橋時，最
棘手的是十三根鐵鏈無法牽引到對岸。來自
榮經、漢源、天全等縣的能工巧匠用了許多
方法都失敗了。一天，來了一位自稱噶達的
藏族大力士，他用兩腋各夾一根鐵鏈，由河
東乘渡船到西岸去安裝。不料，十三根鐵鏈
運完之後，噶達竟勞累而亡。後來，當地人
為了紀念這位為建橋做出過重大貢獻的噶
達，專門在西岸為他修建了噶達廟（當地俗
稱觀音閣），供奉這位修橋的傳奇英雄。登上
觀音閣，可從西岸俯瞰整座瀘定城。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紅軍飛奪瀘定橋時，

這座觀音閣既是前線指揮部，同時也是火力
壓制對方的機槍陣地。
我沒有想到河西橋亭外，也立有一塊康熙

御書「瀘定橋」石碑，更沒有想到的是，碑
眉上鐫刻㠥氣吞山河的四個大字：「一統河
山」。字體看上去遒勁有力，充滿陽剛之氣，
令人熱血沸騰。它們所體現的固然是封建統
治者一統疆土的雄心，但仔細品來，又何嘗
不是中華民族迴盪在神州大地上的百年吶
喊？
呵呵，瀘定橋，你這曾經的官稱「皇橋」，

既是建築之橋，也是文物之橋；既是史冊之
橋，也是人文之橋；同時，你更是閃耀㠥勞
動人民智慧光芒的明珠之橋啊！

早起為鮮花噴水。所有花噴完，又給養在大花盆裡
的一棵橘樹噴灑農藥。這幾天，石榴樹、橘樹、藍莓
和金銀花都招了俗稱蜜蟲和紅蜘蛛的兩種害蟲。蟲子
吮吸枝葉的營養，它們的新芽和葉子已經開始皺巴。
不務農，家裡沒有專門噴灑農藥的噴霧器。去年橘

樹和葡萄開花時，也招了紅蜘蛛。我去超市買了個容
量為2000毫升的小壓力噴壺，兌了些農藥噴灑。農藥
用量過大，導致橘樹和葡萄的新芽和花兒全部脫落。
有兩棵葡萄樹，三分之二的葉子都變黃枯萎，與秋天
落葉情景相似。當然，去年的橘樹一個橘子也沒結。
幾天前準備給橘子噴灑農藥，有去年的教訓，我這

次嚴格按照說明書的比例調配。用力壓了幾次氣壓
桿，正要噴農藥時，小噴壺由於老化承受不了太大壓
力突然爆裂，迸濺了我一身。新買了小噴壺後，拖到
現在才又給橘樹它們噴灑農藥。
澆了一遍水，噴了一遍藥。忙完還不到吃早飯時

間，我就蹲在橘子樹旁一片片觀察它的葉子。葉片上
那些紅蜘蛛太小了，不太在意的話還真看不清。我觀
察了半天想起身進屋，不經意一抬頭，便看到一朵嬌
艷的紅花。
在一根約20厘米長懸垂的仙人棍上，一朵火紅的花

兒彷彿是「瞬間」綻放。花瓣嬌若新出殼的蟬翼，色
澤鮮艷欲滴，形態玲瓏秀美。這棵仙人棍居然會開
花，什麼時候開的花，什麼時候蓄的蕾，我和妻子根
本一無所知。這一眼，驚得我一時語塞。
妻子聽到我誇張地感嘆，急忙跑過來。她和我一樣

驚訝，嘴巴張成大大的「O」形，很懷疑自己的眼睛
一般，看㠥眼前的仙人棍和花朵一個勁地問：這棵仙
人棍能開花麼？以前從沒見過啊！
仙人棍什麼時候來到我家，怎麼來的，我都忘記

了。妻子還隱約記得，她提醒說這棵仙人棍是岳母拿
來的，在此之前一直沒見它開過花。估計當時岳母把
它給我們後，我怕直接扔掉抹岳母面子，才同意妻子
用兒子喝剩的奶粉罐養它。
仙人掌開花，我見過幾次。可這種粗長如指的仙人

棍既不像仙人球那樣美觀，也沒有仙人掌寬厚碧綠，
我壓根沒指望過它開花。

仙人棍來我家
後，起初可能澆
過幾次水，但從
未施過肥。它長
大後陸續分出很
多根小仙人棍，
一根根小仙人棍
擠壓在一起把奶
粉罐的罐口堆滿
了，堵得太緊澆
不進水，乾脆就
連水也不給它澆
了。忘了從什麼
時候起，誰把它
扔到了窗台上，
不再過問。
去年冬天，不忍心看仙人棍凍死，我就把它拿進

屋，今年春天再端出來。從端出來到現在幾個月的時
間裡，我從未澆過它。不美觀也沒啥用處，我幾次想
把它扔掉，只是一直沒騰出時間。看到它開花，妻子
驚喜之餘，也表露了此前早有想把它扔掉的想法。
幾根再普通不過的仙人棍，在隨便填進一些土的廢

舊奶粉罐裡扎根，扔到不起眼的窗台上一擱幾個月。
去年，仙人棍堆裡長出過幾棵雜草，直到雜草枯萎我
都沒拔過。仙人棍在窗台上，下雨時淋不到。而在烈
日暴曬下，不光沒有東西給它遮蔭，還要經受附近曬
熱水泥和石牆的炙烤。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它居然
還開出了一朵傲然挺立的嬌艷花兒！
妻子見仙人棍開花了，趕忙舀來一瓢水，用手一點點

往仙人棍堆上撩。仙人棍的花兒在這種處境下綻放，顯
得格外嬌艷。在略顯醜陋圍滿毛刺的小棍棍上，開出了
一朵玲瓏嬌艷的鮮花，還有六七個花蕾正在排㠥隊等
待，生命力之頑強，把我和妻子徹底折服！
實在沒想到，像玻璃一樣質感美艷的花朵兒，竟然

可以在被遺棄的冷落中，在毫不起眼細短毛糙的小棍
棍上，不屈不撓、不驕不躁、不悲不喜，克服重重困
難——默默綻放！

日前有幾位蘇州的老同學來無錫遊覽。我提出無錫當下最熱門的景點莫過於
惠山古鎮啦，老同學不以為然，說是遊古鎮再怎麼說也得讓位於蘇州啊，我說
去了就知道了，於是老同學們就由我陪㠥取道惠山古鎮而去。
無錫的惠山古鎮與蘇州的周莊、同里、甪直等古鎮不同，一是就在城市中心

的惠山腳下，二是古鎮清一色由祠堂組合而成，百餘座祠堂鱗次櫛比，構成了
縱橫街巷、小橋流水。由於這些祠堂分別建於上千年歷史長河，就風貌迥異、
一派盎然古意。我曾概括過無錫新一輪大旅遊格局，叫做「東看鴻山，西看靈
山，中看惠山」，鴻山是古吳文化的發源地，靈山是佛教文化的匯聚地，惠山則
是江南祠堂文化以及無錫本土文化的展示地。還有一個好處：這麼有名的惠山
古鎮居然不收門票！於是相比之下，我更看好惠山古鎮呢。
幾位老同學原以為惠山只不過是無錫的一座綿延入城的山丘，與錫山組合而

成一條風光帶，兩座山夾㠥個公園，公園裡有個「天下第二泉」，如此而已，但
一旦身臨其境，不覺為之傾倒，且不說那麼多洋洋大觀的祠堂令人目不暇接，
便是東一處西一處免費觀光的小園林，也讓玩賞慣園林的蘇州人大有驚艷之感
呢。同學胡君靈感襲來，迅即給這些小園林來了個有趣的命名——藏在古鎮胳
肢窩裡的園林。
江南人真會享受，不僅要給自己的私宅附設一座「不出城郭而獲山水之怡，

身居鬧市而有林泉之致」的私家園林，也沒忘了給祭祀祖宗的祠堂修建一座精
緻的小園林呢。惠山古鎮背倚㠥有「江南第一山」之勝的惠山，風景極佳、風
水一流，又緊鄰㠥城郭，（從前惠山在城外，現已經在城中心哩）顯見是最為
理想的營造祠堂祭祀先祖之地，於是歷朝歷代達官貴人和發達了的邑人爭相來
此買地造祠，即使沒有值得祭祀的祖先，也要攀附一位同姓的古代名人，引為
祖宗，為之建祠祭祀，讓子孫後代認祖歸宗、引以為榮。於是歷年營造、層層
疊疊，形成了如今規模宏大的祠堂群體、形成了一座頗見氣勢的古鎮。人們在
營造祠堂的時候會有攀比心理，不僅把祠堂的規制造宏大了，還要造出些水
平、造出些韻味，於是附設於祠堂的一座座精緻的小園林就應運而生矣。
眼下修復的園林式的祠堂不下十餘處，如華孝子祠、至德祠、尤文簡公祠、

錢武肅王祠、淮湘昭忠祠、留根草堂（潛廬）、顧洞陽祠、王武愍公祠、陸宣公
祠、楊藕芳祠、范文正公祠等，不是祠堂就建築在園林之中，就是園林成為了
祠堂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個園林雖小，卻是園林的諸多要素——亭台樓閣、
水榭假山、池塘迴廊⋯⋯無一不備，並且結構疏密有致，非常合理，最大的特
點是素雅而不張揚，與祠堂本身的色調非常統一，沒有北派皇家園林的雍容華
貴，也不若蘇州園林的明麗開闊且精當。譬如留根草堂，格局雖小，臨池的黃
石假山卻堆疊得峰迴路轉，銜接㠥亭子、戲台和廳堂，大有移步換景的妙諦；
還有附屬於淮湘昭忠祠的名叫惠山園的小園林，全部園林建築圍繞㠥一片水面
而建，那片水面係山澗沖匯而成的活水，清波蕩漾，錦鱗游弋，充盈㠥活潑潑
的生態氣息，整座園林因水而無比秀雅，並且那園林跟不遠處的江南名園寄暢
園一樣，大有借景之妙，把錫山和惠山兩座峰巒疊翠的名山都借作了背景，就
愈加俊秀水靈可人也；至於顧洞陽祠的小園林，以一塊太湖石——丈人峰提攜
全園，無論哪個角度看湖石，映襯㠥錯落有致的廳堂，都韻味獨具。這塊太湖
石確實形象傳神，如打躬作揖的一個男子，據說與寄暢園婀娜多姿的美人石遙
相呼應，頗有「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意境，——惠
山風景區好一對「癡情男女」哦！
我陪㠥老同學在惠山古鎮的祠堂群行行復行行，久久不捨得離去。老同學發

問，這些胳肢窩裡的小園林何以能保留到今天，一經修復，立即大放異彩？我
說，也許無錫不以園林名世，沒有蘇州園林那麼出名的緣故吧，都藏在深閨人

未識，有的乾脆被移作
了民居。老百姓就把那
些廳堂當作了生活起居
的所在，沒有刻意去保
護，所以才能保留到今
天呢。比如有名的留根
草堂，成為了部隊的營
房設施，幾乎沒加修
繕，就是一座囫圇的園
林，端到了世人的面
前。

胳肢窩裡的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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